
村里八九个生产队，村大人多，差不多
家家户户养猪，不说多了，一家一年养一头
两头的，那是十分寻常的事。这样算来，上百
户人家的大村，一年出栏的肥猪数量也很可
观，除了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外，余下的在过
节过年的时候，由各生产队按计划宰杀分
肉。猪一多，自然屠户也多。国杏驼子、丁茂
高子脚、常节眯眼，等等等等，一口气可以像
串泥鳅一样，报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来，他们
都是村里杀猪的屠户。不过，随着大集体解
散，分田到户，有的屠户已经改换门庭洗手
不干，有的年老体衰，有的相继去世，有的只
是在生产之余偶尔被人请去杀个猪，一直不
曾间断以屠谋生的，当属常节眯眼。

常节眯眼和我家是同一个生产队，从我
小时候起，二三十年中，我家养的肥猪有不
少都是他杀的。常节眯眼的正名叫国常，村
里的习俗，喜欢在男人名字里一个字后面加
一个“节”字，用来做平时的称呼，而正名倒
常被忘记，譬如三节、俊节、和节，因此国常
在村人的口中就叫常节。常节长得不高不
矮，不肥不瘦，只是一双眼缝出奇地狭窄，一
笑起来，满脸笑纹绷紧上弯，两粒本来就小
的眼珠子登时被一线细缝给缝起来不见了，
而他又爱笑，也爱说些荤腥的笑话取笑大人
和孩子，笑口常开，好事者便又在他名字后
面加了两个字，叫做常节眯眼。

常节眯眼杀起猪来，手法倒是娴熟得
很。杀猪的日子，一般都是选在大清早，全
家人早早地全部起床了，把平素嵌在厅屋
角落土灶台上专门用来煮潲的大铁锅洗刷
干净，倒满清水，烧起熊熊柴火。“水烧滚了
吗？”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这么一大声，是常
节眯眼睡眼惺忪，提着他那一篓子专用法
器喤喤啷啷来了：两把大砍刀、一把长尖
刀、两付铁钩子、两个铁刮子、一块磨刀石、
一把长秤、一把盘子秤，还有他那块黑得油
光发亮的围裙。专门请来捉猪尾巴的邻居
帮手也来了。吃过一壶热茶，谈了一阵有关
这头肥猪的闲天，大家兴头来了，说说笑
笑，带着接猪血的木碗盆、烫猪毛的大木脚
盆、结实的长条凳和杀猪刀，朝猪栏来了。
父亲拆了猪栏门上的砖头和栏板，把潲盆
移往一边，和捉猪尾巴的人一同走进猪栏
赶猪。常节眯眼已在猪栏门口择了一处开
阔地，安放好了条凳和木盆，杀猪刀搁在接

血盆里，朝两手巴掌上噗噗吐了两坨口水
一搓，等在猪栏门口。肥猪大概见势不妙，
哼哼唧唧不肯出栏，在棍棒的驱使下，无奈
地跨过了门槛。就在此时，只听一声尖利的
嚎叫，猪尾巴已被突然抓住，常节眯眼一双
无影手随即也稳稳抓住两只猪耳，两人猛
力爆发，把一头大肥猪提起离了地。在四蹄
蹬踹中，大肥猪被连拖带拽紧紧按在条凳
上。转瞬间，常节眯眼变换身法，半蹲马步，
左手从下往上掐着猪嘴，左肘抵住猪脖，右
手从面前的木盆里捞起杀猪刀，顺势望猪
嘴下的脖子中央插了进去，一用力，拳头连
刀一同没入刀口，猛一回手抽刀落地，一股
血流跟着喷射而出，哗哗落入木盆。此刻猪
嘴仍然被常节眯眼一双大手死死掐着，猪
的嚎叫越来越弱，渐渐四腿绷直，血干气
尽。反手一甩，大肥猪重重落在地上，猪身
晃荡，满地血污。接下来烫毛刮毛，上架开
膛，翻肠破肚，剖边下架，斩块过秤，常节眯
眼手脚利索，一气呵成。

那个时候，村里人家一般都是请常节眯
眼杀家猪。所谓杀家猪，就是只雇请常节眯
眼杀猪卖肉，付他一天工钱，管他三餐酒饭，
赶圩挑肉，交费纳税，余少剩多，价钱贵贱，
都是主家的事情。后来，商品经济在乡村日
渐活跃，肯杀家猪的屠户已经极少，要么就
是工钱特别贵，要么就总是推三推四。于是
另外两种新的屠宰方式逐渐在村里流行，一
是过白，一是估坨子。所谓过白，就是屠户免
费给主家杀猪，主家除按事先讲定的适当留
一点猪杂猪肉猪血外，其他的全部按双方约
定的价钱一次性过秤给屠户，待晚上卖肉回
来，再一次性付清肉钱给主家。主家客气的
话，在屠户来送钱时会招待一餐晚饭。估坨
子则是双方同到猪栏看猪，凭眼力估重量，
谈妥价钱后，屠户直接把猪赶走，杀不杀，什
么时候杀，全与主家无关，主家辛辛苦苦养
了一头猪下来，连一根猪毛都不留，连一口
猪血都吃不到。在我读高中读中专的那几
年，我家的猪多是以估坨子的方式卖给常节
眯眼，以图多拿几个现钱。

村子地处三县交界之处，周边有两个圩
场，往东十多里是黄泥圩，往南十多里是东
城圩，两个圩场开圩的日子不一样，或是逢
二五八，或是逢三六九。有好些年，常节眯眼
一年四季有杀不完的猪，赶不完的圩，大清

早挑一担肉走黄泥巴山路往圩场上赶，天黑
了挑两个空谷箩筐回村，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脸上油水溜光，家里建了两层砖混结构
的小平房，给儿子娶了新媳妇，一双笑眯眯
的小眯眼难得看到好好空下来睁开过。

可能是后来圩场上的屠户也多，竞争也
激烈，或者是猪肉不好卖，或者是十里八乡
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各样吃的肉食丰富
了，或者是其他我所不得而知的原因，不知
什么时候起，就看到常节眯眼挑着两个谷箩
筐走村串巷吆喝卖肉。有的时候，六七月的
三伏天气，太阳落岭了，那箩筐里的几块肉
已经有了味道了，他还在村前吆喝跟人讨价
还价。“这几块臭肉你还是自己吃去吧。”有
村人这样打哈哈奚落他。常节眯眼不恼不
怒，笑眯眯地把眼睛缝成一线细缝，挑起箩
筐回说：“丢是不得丢。”

慢慢地，常节眯眼的卖肉摊就摆在了我
们村前大塘边上的石板路上，也不过就是一
张脏得发黑的笨重案桌，桌面上刀痕无数。
偶尔的日子，常节眯眼便在村前案桌上摆上
一边猪肉，案桌下的箩筐里也放着半边，用
一块油腻腻的布子遮盖着，几只贼头贼脑的
大狗小狗终日与他为敌，几个闲得发慌的老
人说说笑笑同他作伴。村庄里除了老人妇女
和孩子，年轻力壮的男女都到广东打工去
了，已经显得十分空落。

村里养猪的人家也越来越少，以至于
无。田园荒芜，野草茂盛，昔日争相采拾的猪
草已无人问津。常节眯眼也老了，有一天，一
双笑眯眯的眯眼一闭，死了。他的那一套用
了一辈子的杀猪的法器，估计也已经被他的
儿孙们当作废铁卖了吧。

我家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我自己拍摄
的彩色照片，那是我父母晚年还健在的一年
春节前夕拍的，我带着家眷从城里回农村老
家过年。那天清早，天气晴好，父母养了一年
的大肥猪出栏宰杀，用来过年。画面定格在
我家瓦屋旁的禾场上，大肥猪被横按在条凳
上已经挨了刀子，血流直喷，蹲在地上木盆
边接猪血的是我的村里亲戚孝健哥，捉着猪
尾巴按着猪屁股的是我大姐夫仁民，常节眯
眼蹲着马步俯按猪前身，一双手用力掐着猪
嘴巴，暖暖的阳光打在每个人的笑脸上。常
节眯眼笑眯着眼缝俯看着猪头，看那架势，
啧啧，就是一个好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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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再也不讨厌鸟鸣了，也再没伤害过一只鸟。当我流落异乡时，故乡的鸟鸣，是我最渴盼的乡音，常在夜里把我唤醒，像父亲

喊我早起捡粪一样。”

——《乡下鸟鸣》

“老人如树，树如老人，他们彼此映照着，成为站前街上的一道风景。”

——《古槐》

“有一年，南充书法家到我县采风，朋友让书法家给我留幅字收藏，可是写什么呢？我琢磨了半天，静静地说出了四个字：至柔则刚。”

——《绵雨微恙夜读书》

常节眯眼
◎黄孝纪

乡下鸟鸣
◎杨俊富

古槐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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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雨微恙夜读书
◎彭家河

站前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行道树，俱已耸然。
多为国槐，当地人习惯于叫做“笨槐”，它生长

缓慢，却岁月弥老，经年老干，屈曲倔强，枝叶繁茂
得不得了。这是一些经历过时光的树，是一些看过
纷繁世情的树。它们像一些老人，沧桑的躯体里，
贮满了对旧时光的记忆；它们又像一些坚守者，执
着地守护着站前街的平淡和安宁。

初夏时节，树上开满淡黄色的小花，一串一串
地挂在那儿。花，是碎碎的花，黄，是迷迷离离的
黄，凝视之下，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碎碎的黄
花，夹杂在碧绿葱郁的树叶之间，风来树摇，感觉
满树星光灼灼，婆娑之风景，大具风致。这是一年
里，站前街最美的时节。我觉得：这种美，是一种俗
常之美，是一种平民之美。

万千黄花，即如万千俗常人的眼睛，恬静、安
适地看着这个浮嚣的红尘世界。

一些人，拿了竹竿，竹竿上绑定一铁钩，用它
来拧取槐花儿。仰头，拧取，“吧嗒”落地的花枝，碎
碎的黄花，悠然的摘花人，天光淡淡，有逸人之风
神，也让人觉得美好。听说，国槐花放砂锅中炒干
后，可以制成槐花茶；性凉，署日作茶饮，正可以籍
此除热消暑。

我喝过几次槐花茶。茶花放进杯中，花儿便慢
慢地绽开；啜一口，一种涩涩的焦糊味，在舌尖上
洇开，感觉，秋风瑟瑟。

树，很高大，夏日里，枝叶纷披，树荫几乎把整
条街都遮住了。看不到大片的阳光，只有枝叶间筛
下的斑驳细碎的光影。疏疏落落的，像一个时代的
散漫细碎的心情，那么闲适地开放在那儿，等待着
一天天的日子，把它消释掉。朗月的夏夜，行走站
前街，漏月米碎，迷离堂皇极了，像是行走在一个
神性的世界之中。感觉这条街道，杳渺、幽深，有一
种沉甸甸的厚重感，有一丝极其悠远的茫然感。此
时，你不能言，你无法言，你只能在内心中默默地
期许，但到底期许什么？亦莫可名状。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静静地行走着，但觉心
神，悠然，悠然。

白天里，街道两边，树荫之下，就招惹了许多
乘凉的人，多为老人。怎么有那么多老人？一摊摊
地围在一起，足足有十几个“摊子”，每一个“摊
子”，都围有七八个人。他们在打牌，在弈棋，或者，
就只是聚在一起闲聊。大多，白发苍苍，远远望去，
有“苍山负雪”之情味。看着这样的一些人，让人觉
得时间的脚步，是那样的迟缓；仿佛，每行走一步，
都很艰难；可最终，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画上一个
苍白的句号。

我猜想，这些老人，应该多数是工厂的退休工
人，最初，他们聚集到这儿，或许，就只是因为这儿
的树荫。那种国槐铺下的特别的树荫：凉凉的，柔
柔的，氤氲着一种古旧的氛围，一份怀旧的情绪。
后来，他们相识，相交，相互认作了朋友；于是，终
于离不开了，朝夕相处在站前街上，成为他们生活
的一部分。

有时，我也会站下来，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
观察他们。

我会端详着其中的一张脸，企图透过这张脸，
去窥视他人生的春夏秋冬；曾经的风吹雨淋下留
下的印痕，或者，晴天丽日下，心海上泛起的粼粼
波光。可是，总难看透。每一张脸，都那么沉静而洗
练，像秋野晴空，是一望无际的寂寞和辽远；纵有
曾经的沧桑，也被深深的皱纹遮蔽了。从这张脸
上，你只能看到一种生命淡定后的平静，一种时间
绵延酿就的醇厚，一种简化了的洗练人生。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它会慢慢地消释掉所有
曾经留下的印痕，使生命走向回归；最终，还原生
命一种本原。一种干干净净的本原，一种赤子般的
本原。

站得久了，有人会抬头看看我，会意地一笑。
有人还会问上一句：“是你啊？”

一种似曾相识的问候。这么的简单，却也让人
体味到一份淡淡的人生味道，一种出乎本然的人情
味——心中，禁不住油然生出一份美滋滋的感觉。

老人如树，树如老人，他们彼此映照着，成为
站前街上的一道风景。

在许多文人的笔下，鸟鸣优美婉转，清脆
悦耳，清纯可爱。尽管我后来也是这么认为。
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曾经一度地讨厌它，憎
恨它。

小时候喜欢恋床，尤其是周末，好不容易
睡个懒觉，却总是被后山林里的鸟鸣吵醒。尤其
那种白肚子黑翅膀的鸟，村里人把它叫做“崔工
鸟”，它每天一早就催命一样地吼叫：“娃儿——
捡粪——跑快些——”声音清脆、洪亮、婉转，
在众多的鸟鸣中脱颖而出，别有韵味。当然，这
是先辈们根据谐音翻译出来的鸟语。细听，那鸟
真是那么叫喊的。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起床去干农活。
当然，他忘不了到我的床前喊一声：“起得床了，
崔工鸟都喊了几遍了，还睡！”

父亲喊我那么早起床，是怕夜里狗拉在外
面的粪便被别人捡光了。是的，那时还捡粪，牛
粪、狗粪都捡。狗粪虽然臭，却比牛粪肥效高。那
时的庄稼，几乎都是用农家肥。

父亲在田坝里转一圈回来，要是见我还没
有钻出被窝，黄荆枝条就会落在屁股上。当屁股
上起过几次红杠杠之后，我也学乖巧了，不敢恋
床了。慢慢地，习惯了鸟叫起床，然后挎上粪撮
箕，踏着草尖晶莹露水，踏着崔工鸟“娃儿——
捡粪——跑快些——”的节拍，走进村里房前
屋后的麦地、洋芋地、红薯地、花生地里，打着哈
欠找寻狗粪。

而那些讨厌的鸟，还一个劲地在村子里稀
稀落落的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叫得我
心烦，就诅咒它们将来断子绝孙成哑巴。要不是
它们那么早叽叽喳喳地叫，我也用不着起那么
早的床。于是，我用橡皮筋做了弹绷子，见到鸟
就用石子打，有被我打死的，从树梢落下来。有
被我打伤的，偏偏倒倒地逃跑了。更多的，是被
我吓得从这山头飞向另一座山头。

跑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开始了捣
毁鸟窝的行动。只要遇见树，就会习惯性地仰起
头，在茂密的枝丫间搜寻一番。要是看见一个鸟
窝，我会脸露奸笑，然后往双掌吐口唾液，搓几
下，抱住树杆，蹬蹬蹬，猴子一样攀爬上去，把窝
里的蛋或幼鸟取走。下到地面，捡些枯草落叶，
将它们烧着吃了。

等鸟妈鸟爸回来，见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气得叽叽喳喳叫骂一通，那声音就像村里周二
婶的久儿落塘淹死那天的哭声一样难听。而我，
却在一边得意地笑着。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真有点残酷和
冷血。

让我后来对鸟鸣产生好感的是村里一个
叫兰的女孩。兰喜欢听鸟鸣，常约我到后山梁林
子里漫步，谈未来，憧憬远方。

一次两只四喜鸟在两棵树上叫着。兰突然
不说话了，把目光看向两只鸟，我也追着她的目
光看去。两棵树挨得很近，两只鸟对望着。

一只：“呜咦咦。”
另一只：“呜咦咦。”
一只：“呜呜咦咦唦。”
另一只：“呜呜咦咦唦。”
叫着叫着，一只鸟飞到另一只鸟的身边，

两只鸟就亲热起来。
兰问我：“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我本来就讨厌鸟叫，哪还用心去听。便摇

着头看向她。
她说：“我猜啊，这两只四喜一定在谈恋

爱，一只说，我爱你。另一只也说，我爱你。那只
又说，比翼双飞吧。另一只也说，比翼双飞吧。你
看，现在它们就比翼双飞了。”

说完，兰“咯咯”地笑起来。也许，是被她的
笑声惊吓，那两只四喜鸟真一起飞向远方的林
子去了。

听了兰对鸟语的翻译，我突然觉得鸟鸣
动听起来，那些在林子里飞来飞去的鸟也可
爱起来。

要是我与兰是两只鸟，整天地在村子的天
空里飞来飞去，该多么美好。我是喜欢兰的，但
我没有像鸟那样，说出来。因为我自卑，我家里
穷。而兰的父亲当兵转业后在外省城市当工人。
我也知道，兰也是喜欢我的，从她经常约我到山
林里听鸟鸣可以看出，但她也没有说出来。或
许，她翻译鸟语，就是对我的暗示。但我木讷，没
有趁机跟进一句：“我也爱你。”

后来，兰像一只鸟一样飞走了，从我的身
边飞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我至今没有去
过的地方。走的头一天黄昏，兰约我到山林里听
了最后一次家乡的鸟鸣。那天，我们一起坐在大
麻石上到天黑。兰回去时哭了，哭得我心碎，哭
得我心痛。

此后，我想念兰时，就到山林里去走走，听
听鸟鸣。看着那些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就会想
到秀发披肩的那个少女。仿佛每一声鸟鸣，都是
兰在歌唱，都是兰“咯咯咯”的笑声。

此后，我再也不讨厌鸟鸣了，也再没伤害
过一只鸟。当我流落异乡时，故乡的鸟鸣，是我
最渴盼的乡音，常在夜里把我唤醒，像父亲喊我
早起捡粪一样。

川北的雨季总会如期而至，每年初春或
者初秋都会有几天连绵阴雨。在农村，几天
不放晴，路上便泥浆四溅，只要一出门，就会
弄得满身泥水，远远没有“杏花春雨江南”或
者“撑把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而又寂寥的
雨巷”那样如诗如画。淅淅沥沥的绵雨一落
下，便是三五天日夜不歇，听着那些雨点懒
洋洋的打在房顶上，嗒嗒的声响时起时落，
时间也仿佛慢了下来。

雨季来临，乡下人睡懒觉的好天气就到了。
绵雨落下，天也跟着冷起来，人们便缩

手缩脚的四下寻找火堆堆钻。烤火要烧不少
柴禾，多数人家都舍不得，于是干脆蜷在被
窝里不出来。山里静悄悄的，一连几天只有
单调的雨声一丝不苟的传过来，任何人都抵
抗不住这种催眠，于是一睡就是一整天。

睡懒觉是一种无上的享受。在乡下，没
有什么事是不得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年年岁岁拾掇那块巴掌大小的土地，一天就
能把一辈子的事想清楚了，所以乡下人睡觉
特别安稳，睡得无牵无挂。

我在乡下时，也经常是睡到自然醒来。
我喜欢在深夜看书，自然早上也是从中午才
开始。如果是天晴，或多或少家里有点农活
要做，在睡梦中被喊醒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于是，我便喜欢上了绵雨的日子。雨季来时，
也正是农闲，没有多少活路做，我便有机会
睡懒觉。但是为了能彻底避免打扰，最好是
再有个感冒或者什么小病在身，是最舒服不
过的了。说来也怪，每年春秋，我都会患感
冒，一来就是一周，这七天，可以说是我最难
得的黄金周。

小时候，绵雨一来，我便感冒了，喝下母
亲熬的红糖姜汤一睡就是一天，全身捂得汗
水淋淋的，而且还头昏脑胀。第二天，全身无
力，可是头脑却异常清醒，光躺在床上听雨
下的声音最无聊，我知道纹帐后面有一个书
架，手一伸就可以够着书。我穿上衣服，支着
枕头，靠在床头的墙壁上，把书架上新的旧

的书一本接一本的看。当一本书还没有翻多
少的时候，又到了点灯的时间了。书里的世
界远比窗外的雨声精彩多了，于是我便点起
煤油灯继续。可是一个装墨汁的小玻璃瓶也
装不下多少煤油，每次在灯花从通红到发黑
直至在黑暗中落下来的时候，我才长叹一声
合上书本，一伸腰隐入被窝，再等待第二个
清晨早点到来。

应该说，我的阅读就是这样开始的，我
喜欢阅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乡下没有多少
书，更没有电视、收音机，于是我便把村里有
书的人家基本上跑遍了，谁家有书，我便常
找机会过去玩，全村的连环画我几乎看光
了。然后我也开始喜欢与年长的老人打交
道，听他们讲一些过去的故事。从老人口里
出来的东西，是我那帮小伙伴们永远都不会
说出的，我与同龄伙伴玩耍的时间更少了，
他们擅长的各类游戏我都不会，他们玩耍都
不找我，于是我也便只有找书看了。

在乡下教书那几年，我的空闲时间都是
在读书，应该说是读有字的一切东西。有一
年我到南充，在人民中路邮政局外的街口看
到一个卖旧书的，那里全是些好东西。我一
问价钱，一元钱一本，我欣喜若狂，于是满满
实实装了一牛仔包，全是《收获》、《十月》之
类的杂志，在回家的车上，我想这一背东西
够我消化一阵子了，心里无比欢欣。那些发
黄的杂志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怪味，但里面的
那些文字却透出一股诱人的芳香。由于上
课，我一直遗憾没有时间静下来认真读一下
那些书。

所幸的是，我终于在一个梅雨季节患上
了感冒，浑身无力。于是我便向学校请假治
病，一边喝着板兰根，一边靠着稻草枕头，拿
出那堆杂志，找个精彩的题目开始，然后再一
篇一篇进行扫荡。我发现，一个好的题目下，
不一定有个精彩的故事，一个看似平淡的题
目下，或许隐藏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故事。好
比一个女人，仅凭一个美丽或者丑陋的脸蛋，

是不能看出她的贤淑与教养的。在又一个病
季，我翻完了那一大堆书，经历了一种又一种
人生。我一直认为，看一篇小说，便经历了一
种人生，虽然我只是孤独的生活在乡下，但我
已经熟悉了五花八门的山外世界。

大路上不时会走过一些衣着光鲜看似
斯文的男男女女，他们经过我所在乡村小学
或者是我家盖着破瓦的木构老房时，都会用
一种上帝般的眼神打量着我，有的还饱含深
情的说：“农村真落后啊，你看，这些孩子、这
些老师多么可怜。”对于他们的言语，我非但
没有自卑和自暴自弃，反而觉得他们是多么
无知。对于他们的怜悯，我总是淡淡一笑，
说：“那是，那是。”路人总是满足而去，如果
他们中间有细心的，那可能会发现我的眼神
里说的却是另一句话。

我在县城上了三年师范又回到了当年
上中学的村子，我很快便融化在川北农村的
男男女女中间了，走在路上，只有鼻梁上架
的那副眼镜仿佛在注释此人可能识字。

回到村上，土堆后、池塘边又多出了不
少光着屁股、流着鼻涕的男娃女娃，看着他
们不时啼笑痛哭，我在想，他们此时所乐所
忧是不是与我当年一样呢？

在阴天或者雨天，我便翻出我当年买回
的旧书，给孩子们讲书中的故事，让他们更多
的涉足山外的世界，更早的懂得更多的东西。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
对于我来说，却是一次深刻的生命回刍。

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变得更加阴柔和
豁达。我几乎遇不着多少发怒的机会，我也
几乎没有遇着过极度悲伤的时刻，这种状
态，我不认为是一种麻木。面对周围日复一
日形形色色的争吵决斗，我却熟视无睹，以
至有不少人说：你这人境界难得！

有一年，南充书法家到我县采风，朋友
让书法家给我留幅字收藏，可是写什么呢？
我琢磨了半天，静静地说出了四个字：至柔
则刚。


